
學人往事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24年8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六節。

四　師生情誼

1950年，余英時入新亞書院，授業於錢穆，前後有五年切磋問學的歲

月，這段光景都親切地記錄在1990年余英時悼念錢穆的文章〈猶記風吹水上

鱗——敬悼錢賓四師〉、〈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和2016年為重

刊《國史大綱》而寫的〈《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的長文

中。余英時是學界公認的錢門大弟子，錢門的另一位高足、史學家嚴耕望在

〈從師問學六十年〉一文中說道，「先生〔錢穆〕門人長於學術思想史、各有貢獻

者甚多，余英時顯最傑出」1。顯然這是同學之間的共識。余英時也以錢穆的

後繼者自任。

余英時在悼念錢穆的文字中這樣敍述錢穆對他的影響：「如果我沒有遇到

錢先生，我以後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就是說：這五年〔1950-

1955〕中，錢先生的生命進入了我的生命，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2這幾 

句話是令人動容的。錢穆是改變余英時生命的人！這個改變不僅是學術上的

指導，也是人格上的塑造。接着，余英時說道：「但是反之則不然，因為錢先

生的生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則毫無影響可言。最多不過如雪泥鴻

爪，留下一點淺淺的印子而已。」3這話當然是自謙之詞，余英時入錢門之後， 

錢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悅躍然紙上；而余英時對光大新亞精神，繼踵

並發揚錢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有關錢穆的英文著作《錢穆與七房橋世界》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的作者鄧爾麟（Jerry Dennerline），

也是受了余英時的指導才從事錢穆研究的4。

和而不同：錢穆與余英時（下）

●周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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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學人往事

錢穆早在1956年，就把余英時看作是自己的傳人了。這年2月22日，余

英時赴美之次年，錢穆寫了一封情意殷切的信，盼他早日學成歸來：「國內治

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後起英秀，任此重負。學位僅屬虛名，弟〔英時〕

若早歸，幸穆尚未衰頹，相與講究切磋，集數年之講貫，甚望弟能建樹宏

模，不負平昔之所期。」51957年12月5日，錢穆在致余英時函中，再致意：

「深望弟能早歸，將來任重任者，非弟莫屬也。」6這真是老年得徒，衣缽相

授了。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及此事：「親承錢先生的衣缽可以說是人生最

難得的際遇。」7

1959年12月21日，余英時赴美後第四年，錢穆寫了一封信給余英時的父

親余協中，描繪出一幅余英時歸港後師生重聚的和樂憧憬圖8：

只望明年遠遊歸來，學校事能趁此擺開，多得清閒，有英時等數人時時

過從，談論學術，放情山水，弟自當買一車由內人駕駛，家中時時備一

兩味家常菜，邀英時等三數人聚餐會遊，弟之理想專在此處⋯⋯英時天

資英發，實似往年張君蔭麟，而醇厚過之，必有遠到之期，此不僅兄之

老福，亦弟晚年心情所切盼。若使英時能在弟身旁親眼看其一日千里之

脫轡絕馳，弟之心情蓋無愉快過於此者。得一後起人才殊不易，弟為新

亞化了十載心血，卻要向英時身上索償。

這段話私情公誼兼顧，少有地展現了錢穆平居悠閒寬適的一面。大有「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吾與點也」的情趣與氣象。老師盼學生歸

來，其真切有如此！其歡樂有如此！而其得一千里馬之欣慰又有如此！「十載

心血」，得一英時足矣！錢穆的寬慰得意盡在此一語之中了。這種師生如家人

之情，是錢穆的一種理想。余英時在悼念老師的文章中說：「我們師生之間的

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感情已很難

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9這超越「師生」的部份無疑是「親人」

和「家人」了。

1978年10月，錢穆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作「錢賓四先生學術

講座」之首講，在〈中國人的行為〉一講中說道：「中國人講學術，又必牽連到

師生間的感情上，一門講學又如在一個家庭中過生活。所以要講學就必得成

家。」bk此處「成家」一語雙關，一則是「學問成家」之「家」，一則是「家庭」之

「家」，這兩個「家」在錢穆看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錢穆不只一次將余英時與張蔭麟相提並論，張蔭麟是少數受錢穆推尊的

史學家。1942年，錢穆撰文悼念張蔭麟，作如此評價：「張君天才英發，年力

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學既博治，而復關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注考

訂而止。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然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所望於誦斯文而有慕於張君者。」bl1950年代被牟潤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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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為「才氣橫溢」bm的余英時，文史哲、中西兼治，讓錢穆想起了當年「天才 

英發」的張蔭麟，不正是上引所說「可畏」的「後生」嗎？而且這一「後生」在「關

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注考訂」這一點上，遠過於張蔭麟。

1960年5月錢穆在耶魯大學訪問講學，寫了一封論學的長信給余英時，除

了對余英時的論文細加評點之外，對近代幾位重要學者的論學文字有極精當的 

點評。在信末，為了余英時的健康，對他的作息有所規勸：「又念弟之生活，

卻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時，起居無節，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時

再起牀。弟求遠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縱晏起。心之所愛，無話不及。 

諒弟當不為怪也。」bn2014年，余英時為《錢穆先生書信集：為學、做人、親

情與師生情懷》一書寫序時提到此函，當他讀到這一段話時「熱淚盈眶，感愧

交併」bo。2018年，他在回憶錄中又引到這一段，並說道：「當時讀到這幾句

話，我的感動是無法用文字來描述的。」bp錢穆對學生的這份關懷伴隨余英時

六十年，至死不曾或忘。正如余英時所言，「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們的真生

命」bq。老師對學生的關愛，這是何等細緻！何等體貼！這樣的師生情古今罕

見。上引的這兩段文字，可以一改一般人對錢穆古板道貌、不苟言笑的刻板

印象。這也就是余英時所說的「錢先生不但深於情而且富於幽默感」br。

1965年錢穆從馬來西亞寫了一封信給余英時，再次提到養生之道。此函

《錢穆先生全集》及《錢穆先生書信集》均未收錄，是余先生親手交給我的影本， 

值得徵引：

弟前來書，述及體況，頗以為念。鄙意日常起居，關係健康者至大，能

早起能早睡最佳。穆自中年以後頗注意此事，至今習慣，一過十一時就

寢，即感不適；晨起則絕少在八時以後，大率以六時至七時間為常。每

日傍晚前散步。不知寓所附近有此方便否？每星期能有半日之舒散，若

能作竟日遊更佳。此外能着意練習太極拳，此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收效不在目前，而在四五年之後。穆中年即練習此拳，後因體況幸健，

每多疏忽，直至最近七八年來又精心練習。至今體力精神不致遽衰，所

賴維此。

在嚴肅的學術指導之外，如此親切細緻地關懷學生的日常起居，真可以說是

無微不至了。

1962年3月1日，錢穆為余英時將來在學術上的發展計，勸其歸港：「弟

有意治中國思想史方面，非在中國社會不斷有真切活潑之刺激，即只有專在

書本方面文字方面求啟晤，此終是落了第二義。」bs錢穆對美國漢學研究是缺

乏信心的，在1969年4月16日的信中，他說出了對余英時長期留美的顧慮：

「外人研究漢學，其眼光、興趣、立場、意見終自與國人不同，惟恐薰染過

久，終妨深入遠到之前途。穆以往所以屢欲弟歸來者，惟以慮此為要。」bt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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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話如果用在1917年結束留美的胡適身上，那毫無疑問是極正確的。胡適

若不回國而長留海外，至多不過是一個美國名校的終身教授，或是洋人眼裏

一個傑出的漢學家，絕成就不了日後「中國文藝復興之父」ck。

錢穆的這兩段話若用在1946年於美國畢業的余英時老師楊聯陞身上，那

就置楊聯陞於死地了。楊聯陞日後在哈佛成為「燕京講座教授」、美國漢學界

的權威學者，全賴他學成之後滯留在美，而未束裝就道，成了「海歸」。余英

時在悼念楊聯陞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如果他〔楊聯陞〕在一九四六年

完成博士學位後立即回到中國，我可以斷言，他將和其他回國的人文社會科

學的人才一樣，淹沒在中國的政治橫流之中。」余英時將楊聯陞決定留在美國

這一點，認為是「漢學界的幸運，也是他個人學術生命的一大關鍵」cl。

錢穆勸余英時返港，主要是希望余英時履行學成後回母校服務的宿約。

至於在學術研究上，少了中國社會「真切活潑之刺激」、「終是落了第二義」的

說法，當然是極有見地，也是顛撲不破的。一個中國文史研究者長期居留海

外，久不接「地氣」，其隔閡是難免的。然而由「真切活潑之刺激」所帶來的人

事紛擾，也往往始料所不及。1973年，余英時回港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

文大學副校長，這兩年的經歷並不愉快，他在1975年《論戴震與章學成：清代

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的自序中說到，香港那段經歷「是我平生最多紛擾的一

段歲月」cm。這樣的「紛擾」對他的學術研究想必幫助不大cn。

雖然錢穆力勸余英時回港，但對余英時回港後的發展究竟得失如何，其

實錢穆是沒有十分把握的。1974年6月16日，錢穆在致學生孫國棟的信中說

道：「英時赴港，在彼為得為失，亦在不可知之數。穆固以振起新亞，望之新

亞之校友；然為新亞而有害諸校友之前程，於心亦所難安！栽培一人不易，

斷喪一人不難，苟無其人，事自無望，此穆所深信不疑也。」co由此可以看

出，錢穆對余英時回到香港不是沒有顧慮的。但他對余英時寄望之殷切，也

是不言而喻，在錢穆的眼裏，余英時是「振起新亞」的不二人選。

回到中文世界，給余英時「真切活潑之刺激」是他發現自己的英文學術著

作在亞洲影響之微。他在2014年《歷史與思想》的新版自序中說：1971年夏初

訪日本和台北，「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

根本無人問津」，在這個刺激之下「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cp。這一轉念，

套用他寫楊聯陞的那句話，是「漢學界的幸運，也是他個人學術生命的一大關

鍵」。2001年，我寫了一篇祝賀余先生從普林斯頓大學榮退的短文，特別提到

這一點cq：

余先生多年來在海外嚴肅的用中文發表學術著作。這不但提升了中文著

作在海外的學術地位，同時也提升了海外中國研究的水平，打破了美國

學界視中文著作為次等的偏見和歧視。余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是遍及整

個漢學界的，受惠最深的是所有海外從事中國文史研究的中國學者。這

點觀察和感受也許不是一般國內的學者所能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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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余英時所說，既然在美國教書，「發表英文論著」是他「義不容辭的 

專業任務」。但此後他的論著基本上以中文為主，英文論文往往只是中文研究

報告的縮略cr。在海外治中國文史的中國學者如果不能在文字上「由英返

中」，那麼他的研究成果很難走出學院專業的範圍。但英文著作也是海外學 

者的晉身之階，說得更直白一點，是「舉業文字」，也是「稻粱謀」，與「名山大

業」、「洛陽紙貴」關係不大。余英時這一「由英返中」的轉變，使他的著作打 

破了中國與美國的空間距離，使身在美國的余英時，其著作的影響達於兩岸

三地。

由於寫作文字的不同，寫作的內容風格也會有相應的轉變。一般來說，

英文著作較偏於純學術，而中文寫作則更能揮灑自如，談的是歷史而關懷卻

在當下。這種對當下的關懷才是余英時著作中最能激起海內外華人共鳴之所

在，以學術研究為基底，對文化現象、社會時局進行分析針砭的文字，成了

余英時上世紀70年代以後寫作的重要內容。台灣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中國

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等都

屬此類cs。1987年，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在中國大陸首發，接着各種專

著、文集、作品系列大量發行，影響及於中國文史哲各個領域。

五　和而不同

1959年10月26日，錢穆有信致余英時，說到辦學辦事之艱難，引陸象山

「宇宙間事即己分內事」，以及朱子「古今無關門獨坐之聖賢」二語相期勉ct。

這兩句話很能體現師生兩人對「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態度。師生兩人

都不是「靜觀冥想」式的學者，而是有深刻社會關懷的知識人。長期以來，中

國傳統的「士」到現代「知識人」的演變，以及知識人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所扮

演的角色和發揮的功能，一直是余英時研究的重點。在中國大陸發行的第一

本余著就是《士與中國文化》。在這一點上，余英時真可以說是發揚並光大了

錢門積極入世的精神。

余英時的社會關懷主要體現在對民主、自由、人權的維護和提倡上，他

的看法和胡適是很接近的：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而自由、人權

則是一個法律概念，是人人都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dk。他對這些問題的探討

開始得很早，滯港五年（1950-1955），也是他和錢穆問學切磋最頻繁的一段時

期，發表了大量有關這方面文字，如《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

主發展》、《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到思維之路》、《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及《文明論衡》等專著dl。這些超過百萬言的大量文字都是

圍繞着民主、極權、革命這幾個主題，反覆論證民主是世界的潮流，共產極

權則是這一潮流的反動。這一信念貫穿余英時一生，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成

了他至死不渝的終身志業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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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錢穆看來，中國自有中國的民主和自由，至於「人權」則是「徹頭徹尾、

徹皮徹骨的外國話、外國觀念」dn。在這一點上，師生兩人的看法是大有出入

的。錢穆在他等身的著作中多次說明：中國人只講人道、人倫，而從不講人

權。但不講人權並不意味着中國文化中沒有「人權」的概念。在他晚年所寫的

〈中國文化傳統與人權〉一文中，開篇即說「『人權』一詞，譯自西方，中國向無

此義。然最知人權大義，最尊重人權者，則惟中國傳統文化為然，並世其他

民族難與倫比」，中國人的人權觀念完全體現在「樂天知命，安分守己」這八個

字上。這是中國人的自我約束，不侵犯他人權利的最好說明；若人人都「知命

守己」，則他人的權利都得到了保障，也就都有了人權。在文章結尾處，他說

「人權」的「權」，本義是「權衡」，亦即選擇的自由。他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

並舉了從堯舜到太平天國十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由個人

「權衡」而定，由此得出結論：「讀一部中國史，皇古不論，唐虞以下四千年，

即一部人權史，亦即一部自由史。」do這是相當奇特的一套邏輯，中國人之所

以不講人權，正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從不缺人權，既不缺，又何需再說呢！在

我看來，這是極其牽強的對「人權」、「自由」的歷史闡釋。

錢穆對新文化運動以來人們競謂中國自秦以下是君主專制政體這一點，

是深不以為然的。1939年在《國史大綱》的〈引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

自秦以來兩千年之政體，斷不能以「專制黑暗」四字概括之dp。1945年著《政

學私言》、1955年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都是圍繞着這個主題，並試圖說

明：新文化運動以來讓無數中國知識人神魂顛倒的民主政治未必適合中國。

他堅信：「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

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dq如「民主」、

「人權」這些概念，絕非「自根自生」，而是從歐美生硬地嫁接到中國，其扞格

不入是可以預見的。他提出一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

傳統有關聯，而只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dr答案當然是斷然的

否定。

晚清民初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大致接受嚴復翻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又譯《論自由》）對「自由」這一概念的闡釋。他在〈譯例言〉中指出：「人

得自繇〔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為界。」ds嚴復對「自由」的界定，錢穆是不

以為然的。1948年在〈自由與干涉〉一文中，他說：「『自由』是西方思想一大

主腦。但他們以為一個人的自由，應以不侵犯別人的自由為限，此語實無理

致。若你的自由，以別人的自由為限界，這便是你的不自由。若別人的自

由，以你的自由為限界，這又是別人的不自由。」dt

錢穆對「自由」兩字的闡釋和五四以後新派知識人對「自由」的理解是大有

出入的。錢穆認為：「中國人傳統提倡禮治，因此社會鬆弛散漫。不是自由太

少，而是自由太多。」ek錢穆對自由的理解似乎接近「隨心所欲」或莊子所說的

「逍遙」，是一種哲學上的「境界」，屬於一種哲學概念，與法律無關。而他給

的例子，也往往是中國上古史中的例子，如他說：「大舜之孝，屈原之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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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對外屈服，而是一種內心情感向外伸舒之無上自由。」el在他看來，殉道

的烈士、守節的烈女，成仁就義的那一刻，就是自由的極致表現。但梁啟

超、嚴復所提倡的自由則是一個法律概念，與「人權」是分不開的。嚴復對「言

論自由」的解釋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須知言論自繇，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

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實，雖出之仇敵，

不可廢也；使理謬事誣，雖以君父，不可從也，此之謂自繇。」em

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和「權利」（right）這個觀念是分不開的，如「言

論自由」、「信仰自由」說的是每個人都有言論和信仰的權利，而這個權利是基

本人權的一部分。但錢穆強調的則是中國人歷來不說「人權」。他在〈中國人的

行為〉講演中說道：「我特別要講，『人權』兩字中國向來沒有。中國人只講人

性、人情、人道、人品、不講人權。」en

然而，對余英時來說，「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是他「深入內心的

人生信念」eo。他也試着為這些普世價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根究底。在他的

英文論文〈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onfucian 

Culture”）中，他認為「權利」和「義務」是互相依存、互為表裏的兩個概念。他

引孟子和梁惠王的對話來說明，政府對老百姓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義務；但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這正是他

們的權利，也就是所謂「人權」。接着他引公元9年王莽頒布的禁止販奴的詔

令，指出這已經把個人尊嚴由道德概念，提升到了法律的層次ep。師生兩人

在這些問題上看法是很有差異的。錢穆看到的往往是中國傳統中的獨特性，

而余英時則見到中國傳統中與現代接軌的一般性。

余英時對錢穆數十年來認為中國歷代傳統政治並非專制黑暗的一貫立

場，當然是再清楚不過的。在何俊的訪談中，余英時把「皇帝一人專制」和「中

國社會是封建社會」當作錢穆「最恨的兩句話」eq。1976年，余英時在台灣發

表了著名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

匯流〉，他寫作此文最初的立意是針對文化大革命而發，他想揭示的是：像文

革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表面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實際上

「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

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這篇文章在「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

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引起了廣泛的注意er。

錢穆閱後大不以為然，發表〈帝王與士人〉，雖未指名，但對余文有所駁

正：「言政治則必曰『專制』，言社會則必曰『封建』。惟求以西方名詞，強自誣

衊中國歷史，必求證成中國兩千年來之傳統政治為一無是處而後快，斯誠不

知其用心之何在矣！」es這是老師對學生很嚴厲的批評了。余英時在2014年

特別提到這次師生之間對中國傳統政治不同的解釋：「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

學，對於我個人則採取了寬恕的態度。在我們以後無數次的歡聚中，他從無

一語及此，我也沒有向他作出任何解釋，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

的影響。」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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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絕非錢穆關懷之所在，在錢穆看來，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並

非帝王專制，而是皇帝與士人共治，道統與政統相互制衡的局面，道統的 

力量有時甚至凌駕皇權。至於法治，錢穆也有極獨特的看法，1945年，他在

〈人治與法治〉一文中指出：「時賢率謂中國尚人治，西方尚法治，今主模擬 

西化，故於人治主義排斥惟恐不盡，於法治規模步趨惟恐不肖。夷考其實，

則翩其反而，毋寧謂中國重法治，西方重人治，猶較近是。」fk細讀錢穆有 

關法治的文字，他所謂的「法治」，是以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一種工具，亦即

「以法治國」，法律是統治者透過賞罰二柄，讓群臣俯首聽命的利器。若就這

一點而言，中國誠然是個「法治」國家。難怪他說：「今國人方競尚西化，而好

言法治，尚求尊法抑人，此之謂昧於名實，更復以法治救中國，是以水救

水，以火救火，其溺益深，其焚益烈矣。法治乎？法治乎？我不知中國多少

罪惡，將借子之名以茲。」fl在錢穆看來，「法治」不但不是救治當時中國的對

症良藥，而且會讓中國走上一條萬劫不復的歧路。至於為實行「法治」而做出

的種種改革，則是「對藥發病」。這也正是他所說的「多少罪惡」借「法治」之名

以行。

中國傳統法家所說的「法」是人主管控群臣、治理天下的工具，而西方人

所說的「法」則是對人權的一種保護和對皇權的一種制約。與其說是「以法治

國」，不如說是「依法治國」，憲法是不容輕易改變的。1960年，胡適之所以反

對蔣介石連任第三任總統，因為這是違憲的。胡適的爭持是有法治觀念的，

蔣介石悍然連任是沒有法治觀念的。

1979年，錢穆在《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的序言中，再

次明白指出：「中國自秦以下，最少亦當稱其謂是『君主立憲』，決非『君主專

制』，否則一切典章制度均將無可解釋。」fm由此可見，錢穆對這一觀點自信之

深。學術上的異同絲毫不影響師生的感情，這是「和而不同」最好的說明。

胡適與錢穆在學術上最大的分歧是老子、孔子先後的問題。胡適的《中國

古代哲學史》從老子講起，這在當時是有革命性意義的。蔡元培在《中國古代

哲學史大綱》的序中曾以「截斷眾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稱譽

胡適fn。但梁啟超、馮友蘭等學者則認為《老子》書晚出於《論語》，而錢穆更

進一步主張，老子書不僅晚於《論語》，更晚於莊子、惠施、公孫龍之後fo。

1957年，錢穆將過去三十五年來論述老莊年代思想的論文彙集為《莊老通辨》

一書出版，以莊先老後名其書，足見其自信之深。在次年寫給余英時的一封

信中，不無自得地說道：「《莊老通辨》自謂乃莫大創見，新會梁氏〔梁啟超〕粗

抽其緒，較之拙著，深淺懸隔。」fp

但余英時在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的力作

中，卻沒有採用錢穆《莊老通辨》中的任何議論，而是借用了不少胡適1934年

發表的長文〈說儒〉中對「儒」的起源、演變的假設和闡釋。第五章「孔子與巫

傳統」所談論的兩點——「孔子以前禮樂專家的功能」和「孔子作為『先知』的自

我形象」，就是借鑒〈說儒〉而作進一步分析和闡釋。余英時將〈說儒〉一文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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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一篇材料豐富而又具有高遠想像力的專題研究」fq。余著《論天人之

際》多處引用胡適的〈說儒〉，不但肯定了胡適在文中對「儒」初起的一些假設，

也進一步證實了《老子》成書不晚於《論語》的持論fr。就老、孔先後這一點而

言，余英時是完全悖離師說的；但就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這一觀念而言，

卻又是「接着」錢穆的說法。

在胡適的多種學術著作中，〈說儒〉是受到錢穆批評最嚴厲的文章之一。

1942年，胡適發表〈說儒〉之後八年，錢穆在成都《學思雜誌》第一卷第一期發表 

〈駁胡適之說儒〉，分五點批駁胡適之立論，總結為：「其說之無稽，稍具常識， 

皆可辨之。粗列五事，聊發其緒。其他游辭曲說，本之而引伸者，可不煩再

及也。」fs胡適自認為是一篇「革命性」的大文章ft，竟被錢穆評為「曲說」！

胡適和錢穆是余英時近代人物研究中着墨最多的兩位，但余英時卻很少

對他們進行評比。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適是余英時極為尊敬的前輩學

者，而錢穆則是他的業師，作為一個後學晚輩，是不宜做任何評陟的。但偶

爾仍不免婉轉曲折地有些表露。在悼念他老師楊聯陞的文章中，說到1965年

錢穆以《朱子新學案》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研究補助，楊聯陞在看了《朱子新 

學案》的〈提綱〉之後「讚歎不置」，對余英時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

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像這樣的〈提綱〉，胡適之先生恐怕是寫不出來

的。」gk這是借楊聯陞之口，說出了余英時也能首肯的胡、錢在中國學術思想

史上的高下。如此輾轉引用楊聯陞的話，一方面肯定了胡適在思想史研究上

開山的地位，另一方面則確認了錢穆有「後出轉精」的潛力。

錢穆強調「文化自信」，但實際表現出來的則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一旦

接觸，中國文化有喪失自我的危險，中國將淪為「不國」。這何嘗不是對中國

文化全無信心的表示呢？中國文化豈是這麼脆弱，這麼禁不起外來衝擊？他

在1971年〈文化的前瞻與回顧〉的講演中提到「中國人」的迷失：「今天我們的

中國，也有一種迷失，而成為危險和可怕的，是『中國人』的迷失。在這世界

之明天，將會找不到中國人。當然我指的是『文化』的中國人。」gl這段話讓我

想起了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薩孟武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的〈中國本位

的文化建設宣言〉，開篇的第一句話是「在文化的領域中，看不見現在的中國

了」gm。錢穆1971年「中國人迷失」的憂慮和三十六年前十位教授的宣言，何

其類似。

錢穆總把外來文化看成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威脅，甚至是一種摧殘；而

胡適看到的則是外來文化豐富和壯大了古老的中國文化。遠自漢唐佛教，近

自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帶到中國來的一些近代科技如曆法等都屬此類。在中西

文化的接觸中，胡適深信所謂「中國本位」或「中國特色」是不會輕易消失的，

他在1935年回答十位教授宣言的話，依舊可以拿來回答錢穆提出的問題。胡

適認為文化本身的「惰性」（cultural inertia）「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

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我們只擔心中國文化的「惰性」太深，「暮氣」太

重，「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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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在這樣文化大融合的

過程中，最後的「結晶」，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這在胡適看來，是「毫

無可疑」的gn。就喪失「中國本位」文化而言，胡適比起錢穆，對中國文化其實

是更有信心的。

在余英時論列現代中國思想史的重要中英文論文著作中有一個共同的基

調，即激進的思潮有它不忘傳統的一面，而保守的思潮也並非全然地抗拒新

事物。他曾多次引用胡適1960年在華盛頓大學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

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時所發表的英文論文〈中國的

傳統與將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中的這段話go：

緩慢地，悄無聲息而不容懷疑地，中國的文藝復興正在變成一個事實。

這個再生的文明表面上看來疑似來自西方。但只要揭開表層，我們就會

發現，在久經風雨侵蝕之後，這個文明基本上是中國的基底——那個人

文理性的中國，在經過新世界民主與科學文明的洗禮之後的重生。

這段話最早出自1933年胡適在芝加哥大學發表〈中國的文藝復興〉（“Chinese 

Renaissance”）的演講gp，1960年舊話重提。在文章結尾處，他充滿信心地指

出，這個「人文理性的中國」不但可以承受西化的衝擊，也可以抵抗共產政權

的獨裁。它的生命力是無窮的。余英時多次或長或短地徵引這段話gq，意在

說明新文化運動中改革派的健將胡適，何嘗有過要徹底剷除中國固有文化的

企圖？所有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描述成全面激進的反中國傳統都不免是以偏概

全的敍述。余英時尤其同意「人文理性的中國」這一提法，這兩者是中國文化

的兩大基石。他的一本英文論文集的中譯本就是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為其

書名gr，這絕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借用胡適的提法。顯然，這一提法，對余

英時來說，是「深得我心」的。

六　結束語：有宗主，無門戶

在一篇何俊所作的訪談中，余英時談到他和錢穆的關係時說：「在思想方

面，我相信錢先生對我很有意見，而我也不能完全接受他的看法，但彼此只

是心照不宣，從未說破。」gs這種「心照不宣，從未說破」是互相包容，互相尊

重最好的說明。至於他和錢穆的師承關係，余英時用「守先待後」四個字來 

說明gt：

守的不是老師一人之「先」，而是整個學術傳統。「道」非一人所得之私，

若專以老師一人為主，那便流為「門戶」之見了。同樣的，「待後」也不是

專指自己的弟子或傳人，而應是所有的後來者，否則又是立「門戶」了。

c205-202403027.indd   140c205-202403027.indd   140 2/10/2024   下午2:322/10/2024   下午2:32



和而不同：錢穆與余英時（下）	 141

可見，不立門戶，是維持學術「公言」，並杜絕黨同伐異的重要原則。1966年

11月17日，錢穆有論學長函給余英時，在信首指出：「竊謂治學，門戶之見不

可有，而異同是非之辨則不能無。」hk在他們兩人長達四十五年的師生情誼

中，這兩句話最能體現師生兩人「和而不同」的精神。

1991年，余英時寫〈錢穆與新儒家〉長文，在文首引章學誠《文史通義．

浙東學術》中的一句名言「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來說明錢穆一

生治學的精神hl。「宗主」是一個學者治學的立場，也是有所見之所自來。但

宗主一旦成了壁壘，則所見轉而成為所蔽，不知不覺之中形成了門戶。老師

以此勉勵學生，而學生以此紀念老師。可見「有宗主，無門戶」是師生兩人共

同的信仰，也是兩人共同的戒約和心嚮往之的境界。

宗主與門戶的話題早在1959年兩人來往的信件中即已道及，余英時對「宗

主」和「門戶」有極精當的界定：「所謂不可無宗主者，即指治學之根本精神

言；所謂必不可有門戶者，即謂根本之精神已喪，而猶斤斤於一家一派之文

字末節也。」hm

2019年11月8日晚，我跟余先生通了一個電話，請教他寫給錢穆的信是

否留有抄本，他說既無抄本，也從未發表過。我真希望這批信件還保留在素

書樓的檔案中。在談話中，余先生提及，他曾寫信勸過錢穆，對胡適的成見

不宜過深。他還透露：1950年代初，錢穆在香港患嚴重胃潰瘍，尋中醫診治， 

胡適得知此事後，曾寫信給錢穆表示關切，並勸他改看西醫。這是錢穆親口

告訴余英時的。可惜這封信也沒保存下來。

無論就學術、政治、人物評價各方面來看，錢穆和余英時都各自有各自

的立場和看法，並不因師承的關係而互相牽制，這是「有宗主，無門戶」的最

佳典範。（本期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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